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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历史悠

久 、 文 化 底 蕴 深

厚，沉淀数百年的

城市记忆，流淌在

青县人的血脉中。

盘古文化、运河故

事，犹如一座座珍

贵的文化宝库，吸

引着后人不断地去

探索、寻觅。就这

样，一支热爱文化

的团队——青县政

协“守望麦田 记住

乡愁”打捞梳理地

域文化资源志愿者

小分队 （以下称青

县打捞地域文化志

愿者团队） 诞生。

他们行走乡间，搜

集老物件、记录老

故事、打捞各类文

史资料。

在他们的不断

追寻下，一段段鲜

活生动的故事，拂

去历史的尘埃，清

晰了面容。马厂炮

台，便是其中之一。

“ 关 于 马 厂 炮

台，一直有着这样

那样的误读，包括

‘马厂炮台的修建和

《辛丑条约》签订有

关’‘东营区炮台 9
座，西营区炮台 5
座，屯兵25营，2万
余 人 ’ 等 建 造 原

因、布防及人数，

甚至连志书以及一

些重要的史料里都

记载有误。”团队志

愿 者 孔 繁 廷 一 席

话，让这座百年历

史遗迹再次受到外

界的关注。

发现·运河 革命着是最快活和自由的革命着是最快活和自由的————

日记里的新闻战士傅国光日记里的新闻战士傅国光日记里的新闻战士傅国光
杨金丽 吕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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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有着种种误区的认识有着种种误区的认识有着种种误区。。。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经过多年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经过多年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经过多年研究研究研究，，，为为为

马厂炮台马厂炮台马厂炮台、、、马厂兵营还原了真相马厂兵营还原了真相马厂兵营还原了真相、、、丰富了肌理丰富了肌理丰富了肌理，，，确定炮台因确定炮台因确定炮台因“““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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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炮台百年老炮台百年老炮台 又有新发现又有新发现又有新发现
本报记者 杨静然

“环境开始恶化，一天来几乎
脱离了机关，过着分散游击式的生
活……躺在青纱帐里，望着亮晶晶
的星空，忽地，一个流星擦空而
过，不知去向，使我感到自然的伟
大、斗争的喜悦。每当那个时候，
我常和同志们说，我们现在是最快
活和自由的……”

这是傅国光在 1943 年抗战最
残酷的日子里写在日记中的文
字。时隔 80 年，再看这本日记，
依然令人动容。

傅国光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
抗日英烈之一。抗战烽火中，他以
病弱之躯，担任《烽火报》《冀鲁
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在鬼子眼皮
子底下传达党的声音，27岁就牺牲
在敌人的屠刀下。生前，他写下十
几万字的日记，记录了艰难岁月办
报抗战的情景，其中有他对信仰、
革命的追求，也有对生死、爱情的
认识，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给自己以勇敢的解剖”

傅国光，是从盐山走出的冀鲁
边区的八路军新闻战士。

曾在盐山县党史办工作过的宋
胜凯告诉记者，历经战火，傅国光
日记完整保存在烈士妹妹傅素梅手
中。1986年，盐山县党史办工作人
员将两本日记借到手，抄写后又将
原件归还傅素梅。这两本抄写下来
的日记，成为研究傅国光烈士的重
要资料。

“在政治上，对于自己，不仅要
做一个精细而大胆的解剖家，而且
要做一个医治自己病症的圣手。现
在，应该使自己陈腐的尸体躺倒下
来，给以勇敢的解剖和医治……”

这是傅国光写在日记扉页上的
文字。透过这些文字，傅国光的形
象渐渐清晰起来。

傅国光是盐山县百尺杆村人。
他幼年丧母，父亲是一位学识渊
博、有正义感的中学教师。他先后
在盐山高小、河北省立第二中学
（现沧州一中）和当时的北平河北省
立第十七中学读书，越来越深地感
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迫切希望
寻找救国救民之道。1935年，因为
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被学
校开除。1936年，他考入西安大学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
发，他积极参加了声援张学良、杨
虎城，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国光
毅然放弃了在西安求学的机会，从
西安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并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1938年 8月，盐山县抗日民主
政府成立。傅国光先在文教科与马
振华等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
动；后调任冀鲁边区总战委会宣传
部长、冀鲁边区文救总会出版部
长。1939年初，他被调到冀鲁边区
党委机关报《烽火报》，任社长兼总
编辑。

“以天为帐，以地为床”

《烽火报》创刊于 1938年春夏
之交，其前身是冀鲁边区特工委机
关报《血花》。

傅国光刚到《烽火报》时，只
有十几名工作人员、2台中型石印
机，报纸三日刊，4开 4版，每期
只能印 1000 多份，且没有电台，
收不到延安的消息。他感到这远
远不能满足抗日斗争的需要。他
向党委请示，要求建立健全报社
机构，扩大组织；找到出版科，
请他们想方设法购买石印机；派
人到敌占区买回电讯器材，自己
动手组装电台；还派人穿过敌人
的层层封锁，购回白纸……仅 1
年，《烽火报》社就有了 100多名
工作人员，大型石印机 5台，电台
也组装成功，能收到延安的电讯。
5台石印机日夜开工，三日刊改为

两日刊，每期发行 5000 份，为冀
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鼓与呼。

1940年，日寇对冀鲁边区不断
扫荡，办报环境越来越恶劣。傅国
光带领大家辗转于宁津、乐陵、盐
山一带，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坚持印发《烽火报》。

1942 年 7 月，《烽火报》 改名
《冀鲁日报》，傅国光任社长兼总编
辑。此时，日军纠集上万兵力，
对 冀 鲁 边 区 不 断 进 行 铁 壁 合
围、拉网扫荡，报社经常活动
的一分区环境更为恶劣。地委
书记杜子孚、专员石景芳、组
织部长邸玉栋、边区妇救会主
任崔兰仙等相继牺牲。傅国光
带领精简后的报社工作人员轻
装东进，来到盐山东部，不久，
《冀鲁日报》在这里出版，并发向
整个冀鲁边区。

他在日记中以革命乐观主义的
笔触记录了辗转各地艰辛办报的情
景。

“晚上又野露，明月清风，没有
一丝云彩。以天为帐，以地为床，
吸着新鲜的空气，我笑着说:‘如果
不是抗战，我们想也不会想到这种
美景的享受!’……”

“我胜利地微笑了”

傅国光的身体本就不太好，长
期艰巨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旧
疾未愈又染新病，最终病倒了。经
过 4 个多月的休养，病情稍好，
1943 年 4 月 11 日，他返回工作岗
位。

当时，日军经常到盐山一带扫
荡。6 月 15 日，日寇突然包围了
《冀鲁日报》工作的村子。傅国光不
顾自身安危，先通知其余同志转
移，看到屋里有没拾净的纸，他赶
紧装好碎纸。等到出门时，敌人已
进了胡同口，幸亏一位大娘掩护，
他才没被抓。当晚，他在日记中写
道：

“我得到一次牺牲的体验，革命
牺牲原是自然的，但对个人来说，
却往往从偶然事件中去表现。我不
知自己为什么能脱生，结果，我胜
利地微笑了。”

6月底，日军再次扫荡，报社
被敌人冲散了，3台石印机也被抄
走。面对严酷的现实，傅国光并不
悲观。他召集跑散了的部分工作人
员，带上仅剩的 2台石印机，由盐
山转移到庆云北部，继续出版《冀
鲁日报》。

9月下旬，敌人又开始了秋季
大扫荡，来势十分凶猛。

9月 26日晚，细雨连绵。劳累
了一天的傅国光与同在该区工作的
妹妹傅素梅，在庆云小魏庄一个堡
垒户家中休息。第二天拂晓，几十
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要抓壮
丁。傅国光来不及隐蔽，就被翻墙
而过的鬼子抓住，同村里的青壮年
一起被赶到大魏庄。鬼子见他手上
没有老茧，衣服上还有墨水痕迹，
怀疑他是共产党，对他用尽酷刑，
傅国光只字不吐。敌人又把他绑在
大树上，以死相逼，他仍不屈服，
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鬼子走后，在群众的帮助下，
战友们把傅国光的遗体连夜秘密运
回家乡。清洗遗体时，人们发现，
他全身被刺十几刀，面容坦然安
详，毫无惊恐之色。

“发着曙光的一年”

很多年后，盐山县政协原副主
席吕少军翻看傅国光日记。最后一
页，是傅国光牺牲前一天写下的，
记述了自己的一个梦。梦中他被捕
牺牲，那情景和现实简直如出一
辙。看到这里，吕少军禁不住掩卷
长叹：原来，傅国光早就将生死置
之度外，作好了为革命随时牺牲的
准备，才能那样坦然地慷慨赴义，
从容就死。

“在人类历史上，这将是发着曙
光的一年。人类恶魔——世界法西
斯将在今年灭亡啊! 世界劳动者将获
得自己天定命运的胜利。在这元旦，
渺小的自己虽然依然过着平凡的生
活，想到充满胜利与光明的一年，是
感到庆幸与兴奋的。对那些为人类为
世界的无产者而牺牲的无名英雄，却
不能不怀着志念与庆悼。”

这是傅国光在 1943年 1月 1日
写下的 《元旦献词》。2 年后，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傅国光，那个定格在 27 岁的年轻
新闻战士，也永远留在了中国抗
战的史册上。

兵营建造并非因《辛丑
条约》签订

冬日的运河，萧瑟中带着几分苍
凉。沿河一路向北，就来到了运河青
县段最北端的马厂炮台。

蔚蓝的天空下，炮台斑驳古朴，
满面沧桑。这里，是青县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大运河畔重要的
军事遗存。历史上，太多的人物、事
件、战争在这里交织，见证了近代以
来的百年风云。

如今，炮台壁垒斑驳，但依然难
掩曾经的恢宏气势。抚摸着它的身
躯，仿佛听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厮杀
声，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为什么是这里？
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孔繁廷，

曾无数次地发问。几年前，他来到了
青县政协文史委工作。那时，只要有
外地来的考察团都会到马厂炮台参
观。久而久之，他对于马厂兵营、炮
台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每当有人
说起马厂炮台的修建和《辛丑条约》
签订有关，他都会产生疑惑：马厂兵
营建于 1871年，《辛丑条约》签订于
1901年，前后相差30年历史，怎会有
关联？

他将自己的疑问述说给青县文史
爱好者潘洪斌，从此二人踏上了一段
旅程——寻访历史深处的马厂兵营。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大臣，他以“青邑地近畿辅，拱
卫攸关”为由，奏请同治皇帝在马
厂 设 防 ， 获 准 。 同 治 十 年 （1871
年） 二月，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
将周盛传调驻马厂，人称“盛字
军”。周盛传部进驻马厂后，便开始建
兵营、造炮台……

兵营规模有多大？光绪元年（1875
年）编纂的《青县志》给出了答案：

“今惟于同治十年二月初，蒙督宪
李伯相（李鸿章）以青邑地近畿辅，拱
卫攸关，奏调淮军盛字马步二十三营、
仁字步队两营，共员弁勇夫二万一千
余人，由山东济宁州移驻青县马厂。”

“2.1万名驻军来到青县，没有重
大的历史事件，清廷不会如此兴师动
众的。”潘洪斌分析道。

翻看 19世纪末中国历史年表，他
和孔繁廷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天津教
案上。

同治八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
谢福音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建造了望
海楼教堂，教堂建成以后，天津卫儿
童迷拐案时有发生，有人在河东盐坨
义地发现了多具儿童尸体。天津知县
经过侦查，缉拿到了人犯，其供词牵
扯到了望海楼教堂。

天津知县刘杰同人犯到望海楼教
堂对质，引发大批群众围观。法国驻
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到通商衙门，威逼
通商大臣崇厚出兵镇压群众，崇厚不
允，丰大业遂向崇厚连开数枪未中。
群众听闻后，纷纷涌向通商衙门，引
发了“火烧望海楼”这场大规模的中
国民众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
争。群情激愤下，当场打死了丰大业
及其秘书，后又打死了谢福音和修
女、教士 20人以及 30多名中国信徒，
并且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法国领事
馆和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 6处讲书

堂，还有洋行、仁慈堂。这就是震惊
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7
国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抗议”，并
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同治皇
帝对于外国的武力胁迫心有余悸，给
李鸿章下密谕，命令淮军驰援畿辅：

“此事该使任意要挟，且以兵船恫吓，
势将决裂……克日启程，驰赴近畿一
带驻扎，届时察看情形，候旨调派
……”

这道密旨，在李鸿章《遵旨带军
赴直折》里有所披露。

仅仅是书中的记载，仍让人存
疑。潘洪斌和孔繁廷又到访天津小
站，那里完善的资料让二人的猜测得
到了印证——马厂炮台修建的背景，
并不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而是天
津教案。

同时，在同治九年（1870年）十
二月初一日李鸿章《筹议天津设备事
宜折》中得到了明确证据：“铭军西
去，畿辅空虚，请将淮军调驻海
口，并令沿江沿海暂缓撤防、严行
戒备……伏查津案（指天津教案）虽
经议结，武备必须讲求，此中国百年
之计，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也。”

“影响力越大，越需要我
们去更正”

当时，李鸿章奉谕立即从陕西启
程，同时命刘盛藻、郭松林、周盛传
等部分驻直隶、山西与山东交界处，
准备随时进援直隶。

就这样，周盛传所率盛、仁等
军，包括23个营、1.2万人的队伍最终
进驻马厂，开始动工兴建兵营，两年
后竣工。

那么，兵营选址马厂的原因是什
么呢？

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
月的《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记载：

“……曾该提督 （周盛传） 单骑来津，
遍察大沽、北塘海口及津通各处形
势，据称……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筑
均宜，不在兵数过多，而后路数百里
间必须重兵坚垒、巨炮相望，节节布
置联络，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
人……该军只宜移扎静海、沧州之
间，整肃操防，以应而作声势，勿通
扎海口，徒使彼族惊疑……”的记
述。而周盛传同治十年（1871年）二
月的《移扎马厂禀》中也有记载：“连
日遍阅静海所属地势，均不合宜，惟
青县、静海两界之马厂地方，熟田不
多，宽坦，可以多扎营垒……计此处
距津一百三十余里，既可遥作声势，
有事亦可为畿辅后路声援……”

“海防驻军过多会引起外国惊疑，
而马厂位于沧州与静海之间，距离天津
五六十公里，可以在关键时候驰援京
津。这里土地宽阔，适宜驻军。”孔繁廷
说。

在梳理马厂兵营建造历史的过程
中，潘洪斌和孔繁廷对这里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在他们看来，周盛传不仅是兵营
驻军总统、马厂兵营的设计师，还是
个心思缜密的人。

别的不说，单是兵营的布局足以
说明。

“当时的兵营在运河两岸分设两个

营区，以东为主、西为辅，隔河相
望。运河上常设军事渡船，两个营区
均有土围墙。围墙上有巡城马道，城
角设有岗楼，日夜守望。”孔繁廷说。

值得注意的是，潘洪斌和孔繁廷发
现，无论是李鸿章的奏折、周盛传的自
撰年谱，还是《淮军志》《淮军史》，都
对当时驻扎人数有详细的记载：“周盛
传所部盛、仁各军一万二千人，尚称劲
旅……”“……有周盛传的盛军，唐仁
廉的仁字营马队，共一万二千人……”
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盛字军和仁军的
总人数为 1.2万，而并非光绪《青县
志》中所说的2.1万。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性错误。因
为光绪元年（1875年），修志者编修县
志时，盛军主力已经到了小站。而且
当时编纂县志的地方官员很难见到李
鸿章、周盛传等人的奏折和禀帖，信
息获取受到局限。所以，我们猜测，
修志者并不详细地了解兵营的情况。”
潘洪斌说，后来的很多资料都引用于
此，为了防止以讹传讹，他们有责任
去更正事实。

以史为据 大胆地猜测
设想

当地人都知道，马厂兵营建立初
期，共有 14座炮台，以运河为界，运
河东岸是9座炮台，运河西岸是5座炮
台，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央
炮台。

然而，通过走访人和镇乡贤刘子
江老先生，得知马厂共有16座炮台，多
出来的两座是中央炮台和月牙炮台，现
存的中央炮台并不在14座之内。

但在后世引以为据的《青县志》
中为何只记载了14座炮台？

潘洪斌和孔繁廷翻阅了大量的史
料后推测，中央炮台和已经消失的月
牙炮台的修建晚于城墙上的那 14座炮
台。

“同治十二年（1873年）马厂兵营
建成后，天津的海防问题便提上了日
程。又是周盛传率人勘查，于 3月率
兵重筑新城城垣和炮台。青县马厂的
中央炮台与其非常相像，可能就是在
修筑完新城炮台后，回来又建的中央
炮台。”孔繁廷说。依据于此，他们还
提出，马厂兵营不仅可以保卫京津，
也是海防要地，与天津海口的炮台遥
相呼应。

马厂炮台作为军事重地，历经多
次战争，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与
其一样在岁月深处久久回响的，还有
建造者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的智慧与
才能。他们不仅在这里创建马厂兵
营，使这里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策
源地，而且兴水利、改土壤、开挖马
厂减河，使沿河碱地变良田，新增垦
田以百万计，造福一方。为青县马
厂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驻兵屯田、编练新军、马厂誓
师、直奉战争、北伐战争、抗日阻击
战……百余年的轰轰烈烈变为如今的
恬淡安详，而这，已经成为马厂炮台
独有的气质和高度。

对于潘洪斌和孔繁廷来说，马厂炮
台则更像是一座文化宝库，里面珍藏着
无数宝贵的“文物”，每一件都是青县
历史的见证。越来越多的文史爱好者参
与进来，丰富着青县的历史与文化。潘洪斌 （左一） 和孔繁廷

（右一）寻访炮台遗址。


